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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相貌满意度量表、
 

自我接纳量表、
 

家庭关怀指数量表、
 

美容心理状态自评量表对51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路径分析考察大学生相貌满意度与体像障碍的关系及其心理机制.
 

结果显示:
 

相

貌满意可以负向预测体像障碍,
 

并以自我接纳和自我评价为中介;
 

家庭关怀指数可以调节自我评价对体像障碍的

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
 

自我接纳与家庭关怀水平是影响青年大学生体像障碍的潜在因素.
关 键 词:相貌满意;

 

体像障碍;
 

自我接纳;
 

自我评价;
 

家庭关怀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 9868(2020)12 0149 07

体像障碍(body
 

image
 

disturbance,
 

BID)是指客观身体外表并不存在缺陷或仅仅存在轻微缺陷,
 

个体

却将想象的缺陷或轻微的缺陷夸大化,
 

并由此产生心理痛苦的病症[1].
 

有研究显示,
 

青少年体像障碍与诸

多临床疾病关系密切,
 

比如饮食失调障碍[2]、
 

社交恐怖症[3]等.
相貌满意被认为是影响体像障碍的核心因素,

 

它是指个体对自我身体(如体质量、
 

形体、
 

身高等)的一

种态度倾向.
 

临床研究发现[4],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体像障碍患者对身体外观具有更加强烈的不满.
 

同时,
 

体像障碍患者因外貌原因造成的心理困扰也显著高于控制组[5].
 

尽管目前研究大多支持相貌满意与体像障

碍有密切关系,
 

但现有研究主要以临床患者作为调查对象,
 

缺乏来自普通青年群体的直接佐证.
青年大学生对自我身体及外貌的关注正处于集中凸显时期,

 

也是发生体像障碍的潜在风险人群.
 

黄希

庭等人[6]发现,
 

大学生对客观身体不满的程度呈逐渐上升趋势;
 

国外研究也显示[7],
 

大学生群体因外貌原

因产生心理痛苦症状的现象非常突出.
 

这提示研究普通大学生的相貌满意和体相障碍的关系,
 

不仅具有重

要的理论价值,
 

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普通青年大学生为对象,
 

拟进一步探索相貌满意和

体相障碍的关系.
在关注相貌满意与体像障碍关系的同时,

 

研究者也试图深入分析更多的相关心理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有研究发现,
 

低自尊[8]、
 

完美主义[9]等因素在相貌满意与体像障碍之间发挥一定的中介作用,
 

但目前实证

支持数量有限.
 

积极心理学理论认为,
 

自我接纳、
 

积极自我评价等心理因素在个体的幸福体验或主观痛苦

中起重要作用,
 

正如Seligman[10]所说“决定人们幸福程度的不是他们所遭遇的事情,
 

而是他们对所遭遇事

情的解释”.
 

这提示我们,
 

自我接纳可能在相貌满意与体像障碍之间起重要作用.
 

一般来说,
 

自我接纳是在

  收稿日期:2019 06 2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560284);

 

贵州省第四批高层次创新性人才计划(“千”层次)项目(071101501);
 

贵州省人文社科基

地资助项目(RT201502);
 

贵州医科大学三全育人专项(031011105).
作者简介:张冉冉(1987-),

 

女,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人格与健康、
 

组织行为与决策的研究.
通信作者:

 

严万森,
 

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自我评价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自我态度,
 

是个体对其自身特征愿意去接纳、
 

去面对的心理能力[11],
 

是各种

心理障碍(包括体像障碍)的潜在保护性心理因素.
 

有研究发现,
 

积极的自我接纳与临床心理症状(SCL-90)

各个指标显著负相关[12],
 

而消极的自我接纳对焦虑、
 

抑郁、
 

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等具有预测作用[11,
 

13].
 

由

于体像障碍涉及到多种心理问题,
 

如情绪问题、
 

社会功能损伤问题等[14],
 

因此自我接纳对体像障碍可能也

存在重要的预测作用.
以往研究还提示,

 

除了个体心理因素外,
 

外部社会因素也是影响相貌满意与体像障碍关系的重要变

量.
 

元分析发现,
 

大众传媒对美的关注与大学生体像障碍有显著影响[15],
 

而同伴嘲笑会加大体像障碍的产

生[16].
 

心理学研究表明,
 

家庭是重要的社会功能单位,
 

而家庭氛围与体像障碍也存在密切的关系.
 

比如,
 

父母对身体的态度、
 

家庭的凝聚力等[17-18],
 

都会影响大学生体像障碍的发生率.
 

同时家庭因素也是影响自

我接纳的重要变量,
 

比如,
 

家庭关怀水平越高的个体,
 

越能够欣然接受自己现实的身体状况,
 

既不会因自

己的缺点而自卑,
 

也不会因自身的优点而骄傲[19].
 

Francisco等人[18]对270名未婚男女进行调查发现,
 

缺

乏家庭关怀的个体则存在更多的健康问题和自我接纳问题.
 

由此可见,
 

家庭关怀既可影响体像障碍也会影

响自我接纳水平.
 

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家庭关怀在自我接纳和体像障碍中起到调节作用,
 

即家庭关

怀水平不同的个体,
 

在自我评价与体像障碍的关系模式上存在差异.

1 方 法

1.1 研究对象

以班级为单位,
 

采取整群抽样方式,
 

在贵州2所高校选取570名在读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共发放调查

问卷570份,
 

回收有效问卷516份,
 

有效回收率为90.5%.
 

其中,
 

男生209人,
 

女生305人,
 

2人未填;
 

大

一学生162人,
 

大二学生175人,
 

大三学生114人,
 

大四学生64人,
 

2人未填;
 

文科生210人,
 

理科生303
人,

 

3人未填;
 

年龄18~25岁(M=20.41,
 

SD=1.38).
1.2 测量工具

1.2.1 相貌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Appearance
 

Scale,
 

SWAP)

采用Lawrence[20]1998年编制的相貌满意度量表(SWAP),
 

该量表包括感知社会影响与身体满意度2
个维度.

 

感知社会影响反映个体负性相貌的社会适应性,
 

得分越高表示越不能适应社会;
 

身体满意度表示

个体对身体各部分的满意程度,
 

得分越高表示对自我身体相貌越满意.
 

相貌满意度量表共由10个项目组

成,
 

感知社会影响维度包含3个项目,
 

身体满意度维度包含7个项目,
 

均采用0-3分4点计分方法.
 

验证

性因素分析支持了问卷结构,
 

χ2/df=2.16,
 

CFI=0.97,
 

TLI=0.98,
 

IFI=0.98,
 

RMSEA<0.05,
 

项目

的因子载荷在0.60~0.89之间.
 

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6,0.90.

1.2.2 自我接纳问卷(The
 

Self
 

Acceptance
 

Questionnaire,
 

SAQ)

自我接纳问卷采用国内学者丛中等[21]编制的量表.
 

自我接纳问卷主要测量被试自我接纳的特征,
 

包括

自我接纳与自我评价2个维度,
 

每个维度各8个项目,
 

共16个项目.
 

该量表采用1-4点评分方法,
 

得分越

高表示自我接纳程度越好,
 

自我评价水平越高.
 

验证性因素分析支持了问卷结构,
 

χ2/df=2.40,
 

CFI=

0.92,
 

TLI=0.91,
 

IFI=0.92,
 

RMSEA<0.05,
 

项目的因子载荷在0.39~0.74之间.
 

自我接纳与自我评

价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3,0.91.

1.2.3 家庭关怀指数问卷(Family
 

APGAR
 

Index,
 

APGAR)

该问卷由Smikstein[22]根据家庭功能的特征设计,
 

适用于青少年以上的任何年龄组的受测试者.
 

该量

表采用0-2的3点计分方式,
 

包括5个项目,
 

得分越高表示家庭关怀指数越高.
 

验证性因素分析支持了问

卷结构,
 

χ2/df=2.35,
 

CFI=0.99,
 

TLI=0.98,
 

IFI=0.99,
 

RMSEA<0.05,
 

项目的因子载荷在0.20~

0.64之间.
 

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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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美容心理状态自评量表(Cosmetic
 

Mental
 

States
 

Self-Scale,
 

CMSS)

美容心理状态自评量表由周正猷等人[23]编制.
 

该量表采用0-3的4点评分方法,
 

共包括4个分量表,
 

本研究采用体像障碍分量表,
 

该量表包括5个项目,
 

得分越高表示体像障碍越明显.
 

验证性因素分析支持

了问卷结构,
 

χ2/df=2.63,
 

CFI=0.97,
 

TLI=0.96,
 

IFI=0.97,
 

RMSEA=0.05,
 

项目的因子载荷在

0.37~0.83之间.
 

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1.3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
 

具体做法是将相貌满意、
 

自我接纳、
 

自我评

价、
 

家庭关怀指数、
 

体像障碍的所有项目一同纳入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若抽取出一个主成分或第一个

主成分解释方差的比率大于40%,
 

则认为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结果发现,
 

在未旋转情况下

共提取出7个主成分,
 

第一个主成分解释了总方差变异的20.98%,
 

可以认为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

方法偏差的问题.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0.0与AMOS
 

18.0进行统计分析.
 

首先,
 

通过SPSS
 

20.0计算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

相关关系;
 

其次,
 

采用AMOS
 

18.0建立相貌满意、
 

自我接纳、
 

自我评价、
 

家庭关怀指数与体像障碍的饱

和模型,
 

通过模型修正确定本研究的最优模型;
 

最后采用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
 

简单斜率检验分

析调节效应.

2 结 果

2.1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正态性检验结果显示,
 

感知社会影响、
 

身体满意度、
 

自我接纳、
 

自我评价、
 

家庭关怀指数和体像障碍均

为偏态分布,
 

因此,
 

本研究首先通过Box-Cox变换方法,
 

对偏态变量进行正态转化.
 

表1为各主要变量的

平均数(M)、
 

标准差(SD)和偏态转化后相关矩阵,
 

如表1显示,
 

感知社会影响、
 

身体满意度、
 

自我接纳、
 

自我评价与体像障碍的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家庭关怀指数与体像障碍的关系差异没有统

计学意义(p>0.05).
表1 各变量的平均数、

 

标准差与相关关系(N=516)

变量 M±SD 1 2 3 4 5 6

1.感知社会影响 1.79±0.98 1

2.身体满意度 2.26±0.87 -0.08 1

3.自我接纳 3.02±0.36 -0.18** 0.19** 1

4.自我评价 2.45±0.45 -0.08 0.49** 0.22** 1

5.家庭关怀指数 1.31±0.51 -0.09* -0.04 0.08 0.21** 1

6.体像障碍 0.45±0.51 0.23** -0.11* -0.24** -0.12** -0.08 1

  注:
 

*
 

表示p<0.05;
 

**
 

表示p<0.01;
 

***
 

表示p<0.001.

2.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

2.2.1 项目打包

为了纠正数据分布形态及防止多个项目造成潜变量的膨胀测量误差,
 

采用关系平衡法分别对相貌满意

度问卷项目、
 

自我接纳问卷项目、
 

家庭关怀指数与体像障碍自评项目进行打包处理.
 

因本研究中各个维度

项目数最多8个,
 

因此确定每个维度打为2个包,
 

先将负荷最高的几个项目分别放到各个项目小组中作为

锚定项目,
 

然后依次按照反方向加入次高项目进行平衡,
 

直到所有项目被平均分配.
 

由于感知社会影响维

度仅有3个项目,
 

因此不做打包处理.
AMOS

 

18.0对测量模型与数据拟合程度的检验显示,
 

所有观测变量在相应的潜变量上的标准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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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在0.20~0.89之间(ps<0.05),
 

这表明所有的观测变量都有效地测量了所表征的潜变量,
 

可进行进

一步的结构模型分析.
2.2.2 结构模型检验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是指中介变量对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中介作用大小依赖于调节变量.
 

为考察自

我接纳与自我评价对相貌满意与体像障碍的关系以及家庭关怀指数对自我接纳、
 

自我评价与体像障碍

的调节作用,
 

首先将家庭关怀指数与自我评价做中心化处理,
 

以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建立相貌满意

度、
 

自我接纳、
 

自我评价、
 

家庭关怀指数及体像障碍关系潜变量饱和模型.
 

根据节俭原则对该模型进行

简化,
 

删除不显著的路径系数后,
 

获得如图1所示的模型.
 

对简化后的模型作进一步模型拟合检验,
 

发现该模型的拟合状况良好,
 

χ2/df=2.11,
 

TFI=0.96,
 

IFI=0.97,
 

CFI=0.97,
 

NFI=0.94,
 

RMSEA=0.046,
 

p<0.05.

图1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图

2.2.3 自我接纳与自我评价的中介效应检验

图1结果显示,
 

感知社会影响与身体满意度不能直接正向预测体像障碍,
 

但可通过自我接纳(β=
-0.43,

 

p<0.01)或自我评价(β=-0.16,
 

p<0.05)的中介作用预测体像障碍.
采用Bootstrap的方法对自我接纳与自我评价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本次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
 

自我

接纳在感知社会影响与体像障碍中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分别为(0.12,
 

0.17),
 

说明自我接纳在感知

社会影响与体像障碍中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采用同样的方法检验自我接纳与自我评价在身体满意度与体

像障碍中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
 

结果显示,
 

自我接纳与自我评价在身体满意度与体像障碍中的中介效应的

95%置信区间分别为(-0.73,
 

-0.24),
 

(-0.26,
 

-0.08),
 

结果表明,
 

身体满意度可以通过自我接纳与自

我评价的中介作用影响体像障碍.
2.2.4 家庭关怀指数对自我评价的调节作用

由图1可知,
 

自我评价与体像障碍的关系可依赖家庭关怀指数变量预测体像障碍(β=0.09,
 

p<
0.05),

 

说明家庭关怀指数在自我评价对体像障碍的预测作用中存在调节作用.
 

但自我接纳与家庭关怀

指数的交互作用对体像障碍的路径系数不显著,
 

表明家庭关怀指数在自我接纳与体像障碍的关系中不

存在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考察家庭关怀指数在自我评价与体像障碍中的调节作用是否显著,

 

将家庭关怀指数与自我评

价按照以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的标准将调节变量分为家庭关怀高分组、
 

家庭关怀低分组.
 

分别画出家庭

关怀指数高分组及低分组时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图(图2).
 

如图3结果显示,
 

在家庭关怀指数高分组上,
 

自

我评价不能预测体像障碍(β=0.07,
 

p>0.05),
 

但在家庭关怀指数低分组上自我评价可以显著负向预测体

像障碍(β=-0.64,
 

p<0.01).
 

该结果表明家庭关怀指数在自我评价与体像障碍间起到了调节作用,
 

简单

斜率检验结果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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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家庭关怀指数高分组、
 

低分组的简单效应

图3 家庭关怀对自我评价和体像障碍的调节作用

3 讨 论

本研究从心理学的视角讨论大学生相貌满意

与体像障碍的关系,
 

并对自我接纳在相貌满意与

体像障碍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同时纳入家

庭关怀指数这一环境因素,
 

讨论不同家庭关怀指

数水平下中介作用的表现形式.
 

研究结果表明,
 

相

貌满意可以通过自我接纳与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预测体像障碍,
 

这一结果与自我接纳是维护心理

健康与社会适应的重要桥梁的观点相一致[12].
 

随

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
 

唤起了心理学对个体积极品质的关注.
 

积极心理学从身心健康保护性机制的视角给

予我们重要的启示,
 

即积极的自我接纳与自我评价,
 

会抵御因外貌原因产生的不良心理反应.
 

一些研究发

现[24-25],
 

体像障碍的群体往往存在类似焦虑症、
 

偏执、
 

饮食障碍、
 

睡眠障碍等情感性障碍与行为性障碍的

特征.
 

有证据显示[15]积极的自我接纳与评价能够显著负向预测焦虑症、
 

偏执等情感障碍,
 

同时也能负向预

测饮食障碍、
 

睡眠障碍等行为障碍.
 

本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即积极的自我接纳能够负向预测体像障碍.
 

自我冲突理论(self-discrepancy
 

theory,
 

SDT)认为自我存在不同的表现形态,
 

理想我与现实我的矛盾是一

直存在的.
 

现实我是对身体的客观认识,
 

理想我涉及到对自我相貌的期待.
 

当个体能够接受两者之间的差

异或矛盾则表现出积极的自我接纳.
 

积极的自我接纳能有效减少因客观身体外表不理想产生心理痛苦的病

症[26],
 

进而抵御体像障碍的发生.
 

此外,
 

自我接纳的理念也常被心理学家应用于认知行为的治疗之中,
 

认

为积极的自我接纳是自我引导或自我救助的手段,
 

提高自己接纳水平可以有效预防心理行为障碍的产生,
 

该观点获得了实证研究的支持[25].
 

这提示当个体不满意客观相貌的时候,
 

如果能够积极接纳现实我与理想

我的差异就能有效预防体像障碍的产生.
交互作用理论模型指出,

 

心理行为的产生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因此本研究在探索大学生相

貌满意影响体像障碍的内部机制的同时引入家庭关怀指数这一环境因素.
 

本研究发现,
 

家庭关怀指数对自

我评价的中介作用进行了调节,
 

家庭关怀指数低的群体其体像障碍会随着自我评价水平的降低而升高,
 

只

有家庭关怀指数高的群体其体像障碍才不会受自我评价水平的影响.
 

这一结果与文献[25]“保护—反应性

模型”中的观点相一致,
 

即保护性因素会在危险性因素处于较低水平时起到重要作用.
 

当个体处于较低自

351第12期    
 

 张冉冉,
 

等:
 

大学生相貌满意与体像障碍的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我评价水平时,
 

家庭关怀能够及时有效地提供内部或外部的社会支持,
 

并在心身发展上给予引导进而削弱

低自我评价对体像障碍的负向作用.
 

即自我评价对体像障碍的影响受到家庭关怀指数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考察普通大学生相貌满意与体像障碍的关系,

 

同时考察自我评价与家庭关怀

在相貌满意与体像障碍之间起到的作用.
 

结果显示,
 

相貌满意并不会直接对体像障碍产生影响,
 

而是通过

自我评价和自我接纳的中介作用于体像障碍,
 

同时家庭关怀又调节自我评价影响体像障碍的中介作用.
 

本

项研究结果再次表明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对心理行为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的,
 

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因此

将它们整合起来探讨对大学生体像障碍的共同影响才能对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提供更加有价值的理论和实

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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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arance
 

Satisfaction
 

and
 

Body
 

Image
 

Disturban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ZHANG
 

Ran-ran, HUANG
 

Lie-yu, CHEN
 

Ming-xuan,
GUI

 

Zi-jie, YAN
 

Wa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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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Humanities,
 

Guizhou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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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yang
 

550004,
 

China

Abstract:
 

I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516
 

college
 

students
 

completed
 

the
 

self-assessment
 

scales
 

(SAS)
 

of
 

Appearance
 

Satisfaction,
 

Self
 

Acceptance,
 

Family
 

APGAR
 

Index
 

and
 

Cosmetic
 

Mental
 

States,
 

and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was
 

established
 

by
 

the
 

AMOS
 

softwar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ppearance
 

satisfaction
 

with
 

body
 

image
 

disturbance
 

and
 

its
 

intern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ppearance
 

satisfaction
 

could
 

negatively
 

predict
 

body
 

image
 

disturbance
 

with
 

the
 

mediation
 

of
 

self-acceptance
 

and
 

self-evaluation,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valuation
 

could
 

be
 

moder-
ated

 

by
 

family
 

APGAR
 

index,
 

thus
 

indicating
 

that
 

the
 

level
 

of
 

self-acceptance
 

and
 

family
 

APGAR
 

index
 

may
 

be
 

potenti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body
 

image
 

disturbance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appearance
 

satisfaction;
 

body
 

image
 

disturbance;
 

self-acceptance;
 

self-evaluation;
 

family
 

AP-
GAR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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